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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的犹太观：宗教改革语境下的相对宽容

朱　晓
（山东大学 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摘　要：针对《诗篇》中一些被寓意解经法解释为预表耶稣的受难与复活的章节，加尔文按照
字义解经法，将其解释为关于大卫王的历史记载，从而消解了寓意解经传统对相关经文的反犹式解
读。加尔文承认《旧约》与《新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从而肯定了《希伯来圣经》在基督教信仰中的
地位；他坚持认为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的“旧约”和与基督徒所立的“新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
他还超越了基督教传统中长久以来将福音与律法相对立的观念，认为犹太律法对基督徒的作用不
仅停留在路德所认识的消极层面，也有积极层面的功用。与对待基督教的异端分子相比，其著作
《回应某位犹太人对基督教的质疑与反对》也反映出他对犹太人的态度是相对宽容的。加尔文对字
义解经方法的推崇则与他个人所接受的人文主义的教育背景密切相关；他的“启示神学观”认为上
帝的启示是一种“渐进式”的启示，《希伯来圣经》和上帝与犹太人所立的“约”以及犹太律法都是上
帝启示的一部分，这构成了他对犹太教相对宽容的神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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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尔文作为宗教改革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犹太
观是宗教改革时期基督教与犹太教关系研究中的一

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正是西方学术界关
注的焦点课题之一。由于研究视角或出发点不同，西
方学者对这个问题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方面，
以加尔文·奥古斯都·派特（Ｃａｌｖ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ｕｓ　Ｐａ－
ｔｅｒ）、汉斯·约阿西姆·克劳斯（Ｈａｎｓ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Ｋｒａｕｓ）
和杰克·休斯·罗宾逊（Ｊａｃｋ　Ｈｕｇｈｅｓ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为代
表的学者着重强调加尔文对犹太人的宽容。他们认
为，加尔文是宗教改革时期反犹色彩最为轻微的神学
家之一，他对犹太人的态度颇为宽容，从而为基督教
与犹太教对话的开展奠定了基础。① 如派特在《加尔
文、犹太人与犹太传统》中强调了加尔文对圣经时期
犹太人的积极态度，指出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在基督教
神学体系中的反犹色彩最为轻微。② 克劳斯进一步
指出，加尔文对圣经时期以及后圣经时期的犹太人均

持以积极态度，“即使加尔文对犹太教表现出了教士
的高傲自大也无可厚非，因为这是教会历史上随处可
见的特征”③。另一方面，以美国著名犹太史学家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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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Ｗ·巴隆（Ｓａｌｏ　Ｗ．Ｂａｒｏｎ）为代表的史学家们则
认为加尔文具有坚定的反犹思想。巴隆指出，加尔文
的犹太观主要受当时斯特拉斯堡地区改革派神学家

马丁·布赛（Ｍａｒｔｉｎ　Ｂｕｃｅｒ）的反犹观念的影响，持有
强烈的排犹情绪，“加尔文不但攻击《圣经》时期的犹
太人，他对同时代的犹太人对《圣经》的解释也十分不
满”①。本文以西方史学界和神学界的主要研究成果
为基础，分析加尔文的神学、释经学著作中有关犹太
人和犹太教问题的论述以及他对犹太人反对基督教

的回应，同时与天主教传统和同时代的路德等人对
比，来探知加尔文的犹太观。

一、字义解经法的运用与《诗篇》反犹式解读的消解

以奥利金（Ｏｒｉｇｅｎ）为代表的亚历山大学派的早
期教父们认为，《圣经》作为神的语言，每一个句子都
可能有一个以上的含义。而释经学者的任务就是要
靠灵性的感悟读出《圣经》的每一句话中隐含的意
义，从而建立了寓意解经的方法。中世纪时期，教会
也一再强调《圣经》是一部晦暗不明的书，只有通过
教会的教导工作，才能找到其真正的含义，因此寓意
解经法成为贯穿整个中世纪的最主要的解经方法。
作为新教的神学家，加尔文在他数个作品中都表示
他反对寻求寓意解经的方式，如他认为“除非我能给
予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否则我不会相信比喻能帮助
我们更明白教义”②。他主张对经文的理解应该坚
持“最自然和最明显的解释”，即按照《圣经》字面的
意思进行解读。在加尔文看来，解释《圣经》者第一
要务是听《圣经》作者所要说的话，而不是把自己的
意思强加给作者，借用他的口说出来。③有学者曾经
这样评价加尔文对《圣经》的注释，“越是多读几遍这
套圣经注释，书中的学术造诣、深奥透彻和清新的见
识越叫你惊讶。虽然自十六世纪以来，《圣经》的研
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可是仍然很少有人的著作能与
这一套注释相提并论”。④

在寓意解经方法的影响下，《诗篇》中的一些关
于大卫王的章节往往被视为耶稣受难与复活的预

表，犹太人也被视为杀害耶稣的“刽子手”。例如，奥
古斯丁认为，《诗篇》５９章不仅预言了耶稣的受难，
也预言了耶稣遇难前为脱离仇敌———即杀害耶稣的
犹太人所做的祷告，而该章第２节中“喜爱流人血的
人”指的就是犹太人，也就是在《马太福音》中声称
“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太２７：２５）的
犹太人。不仅如此，犹太人流散和受压迫的状况正
是他们否认耶稣为救世主的后果。⑤ 第５９章１１节
中“不要杀他们，唯恐我的民忘记……求你用你的能

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的经文既是要保留犹太人
使其见证基督教的真理的一种命令，也是基督徒迫
害犹太人的一种授权。“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意
味着必须限制犹太人的发展，不允许其强大，否则便
不能成为拒绝信仰耶稣基督的后果的一种证据。⑥

《诗篇》５９章的１１节同样出现在１５世纪加尔都西
修会的神学家丹尼斯（Ｄｅｎ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ｈｕｓｉａｎ）以及与
加尔文同时代的路德和梅兰西顿（Ｍｅｌａｎｃｈｔｈｏｎ）的
释经作品中。丹尼斯不但完全支持奥古斯丁的观
点，认为这一章是关于耶稣受难的预言，证实了犹太
人是基督徒的“敌人”，而且丹尼斯的评注更为尖刻。
除了１１节，丹尼斯更为强调其后的第１２、１３节，他
认为这两节强调了犹太人“在骄傲之中被缠住了”以
及应当“使他们消灭”。路德和梅兰西顿同样继承了
奥古斯丁的观点。
在字义解经原则的影响下，加尔文对《诗篇》５９

章的解释呈现了一种与奥古斯丁建立的释经传统的

背离。加尔文将该章的内容置于大卫王所生活的历
史背景中解读，认为这里所描写的就是大卫王的故
事，这所谓的“敌人”显然是指想要杀害大卫王的扫
罗及其部下。不仅如此，在解释该章经文时，加尔文
还将大卫赞誉为一个值得基督教会模仿的忠信的典

范。⑦ 针对１１节中“不要杀他们，唯恐我的民忘记”
这历来对基督教会都至关重要的一句经文，加尔文
不但没有将之视为教会应当蔑视犹太人的指令，反
而用来教导教会：上帝有时会推延救赎，因而教会需
要培养自身的耐性、信心，而且不要忘记上帝的作
为。在对该节诗文的解释中，加尔文也提到了犹太
人，他在这里暗含了一种对犹太人的“间接地责难”，
但同时他也认为上帝对犹太人的警告同样也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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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当犹太人的信念出现动摇的时候，他们的
经历反倒成了教会应当守约的一种提醒和警示。①

除了第５９章之外，加尔文对《诗篇》的第２２、

１１８章的解释也与之前的释经传统有所不同。以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首的《诗篇》２２
章通常被神学家视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预言。他们
将此篇中描绘迫害者的那些“嗤笑的人”“围困的公
牛”“贪婪的狮子”“围绕的犬类”“野牛”“恶党”等词
汇等同于犹太人。但是在加尔文看来，此章描述的
是大卫被扫罗所害的历史，与耶稣的受难无关，因此
诗中所描述的迫害者的形象也不能等同于犹太人。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在对《诗篇》２２章４节中“我们
的祖辈倚靠你”的评注中，加尔文还将犹太人视为值
得基督教会学习的具有坚定信仰的典范。②除此之
外，《诗篇》第１１８章也被寓意解经传统视为耶稣的
受难及复活与升天的预言，因此，这一章中任何指代
敌人的词汇例如“围绕的蜂子”“弃石的匠人”等毫无
疑问都是指犹太人。加尔文在评注１１８章时较为关
注２５、２６两节。在这两节中，加尔文看到的犹太人
是“祈祷、信仰与毅力的典范”：

　　在巴比伦流散期间，犹太人从未停止过对
神的祈祷。他们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应该激励
今天的我们。那时，他们没有国，没有圣殿，甚
至没有名字，但他们始终坚持信靠神。在这种
毁灭性的打击与悲痛面前，他们因圣灵的引导
而坚持祈祷。在犹太人的感召下，我们也应该
以如火的热情为教会的复兴而祷告。③

作为新教的神学家，加尔文在字义解经原则之
下，对《诗篇》中这些被视为预表耶稣的篇章的解读
不但摒弃了基督教自古代晚期以来典型的反犹式解

读，而且将圣经时代的犹太人视为值得教会学习的
典范，表现出了相对宽容的犹太观。加尔文的这一
思想不仅影响了之后的加尔文派在犹太人问题上的

态度，也为两教关系的缓和提供了重要的发展空间。

二、对《希伯来圣经》、旧约和犹太律法的肯定

１．《希伯来圣经》
在早期的基督教历史中，曾经出现过否定《希伯

来圣经》的异端。公元２世纪，马西昂在编辑《圣经》
时拒绝接受整部《旧约》，并认为书中那些属灵的英
雄和先知们受到了那位造物主的欺骗④。在公元３
世纪，摩尼教的二元论神学也拒绝大部分的《希伯来
圣经》。⑤ 宗教改革时期，对于《旧约》的解释在主流
之外仍然有不同的声音，综合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
以路德为代表的主流派改革家继承了天主教的传统

观点，认为《旧约》与《新约》之间存在着统一性，只有
通过对这二者的全面学习才能理解上帝的话语；唯
灵派则否定《希伯来圣经》，认为犹太人的《圣经》是
属肉体的，而《新约》才是属灵的；⑥再洗礼派中既有
认为《旧约》过于物质化而拒绝接受的，也有重视《旧
约》甚于《新约》的。⑦

加尔文承认《旧约》与《新约》之间的统一性，积
极肯定《希伯来圣经》在基督教信仰中的地位。在
《基督教要义》第一卷第六章中，加尔文声明，任何要
到神———造物者面前的人必须经由《圣经》的引领和
教导，神只借《圣经》赐给我们对他确实的认识。而
这《圣经》不仅仅是《新约》，也包括《旧约》，即《希伯
来圣经》。《希伯来圣经》记载了上帝对以色列人的
启示，因此它对于全面了解上帝和我们自身是十分
必要的。在加尔文看来，《希伯来圣经》与《新约》一
样都是关于上帝的启示。“我无须再举证其他摩西
的预言，虽然他们也一样能说服任何理智的人———
这些预言都是神借摩西的口说话。简言之，‘摩西的
歌’就是神彰显自己的明镜”。⑧ “当《旧约》的先知
宣告神的圣名时，他们也用同样的属性来形容
他……我只引用《诗篇》１４５篇，因为在那篇里，神所
有的属性几乎毫无遗漏地被详细描述出来。”⑨不仅
如此，《旧约》与《新约》一样传授了上帝作为救赎者
的知识。“毫无疑问，亚当、诺亚、亚伯拉罕以及其他
的族长，都借着神话语的帮助得以深刻地认识神，并
借此在某种程度上与非信徒有别……若要出死入
生，他们不但要认识神为创造者，也要认识他是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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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无疑地，这两种认识都是从圣经来的。”①因此，
作为基督徒，只了解《新约》是不够的，只有将新旧约
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地认识神。
对于《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加尔文曾经用“草

图”和“绚丽的画卷”来比喻。由于《旧约》只是启示
了部分关于上帝的知识，相对于《新约》来说，它就像
是画家作画时首先用炭笔勾勒出来的一幅草图，尚
缺乏色彩和细节。在福音书中，耶稣的显现和启示
的完整使草图变得丰富多彩，犹如一幅“绚丽的画
卷”。加尔文认为，耶稣的形象在律法之下只是一个
初步的轮廓，在福音书中才充分彰显。②如此，《旧
约》与《新约》实质上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可分
割。因为如果没有《旧约》这幅“草图”，《新约》这幅
“绚丽的画卷”也就无从谈起。由此可见，在加尔文
的神学中，《旧约》仍然有它独特的作用，《新约》并没
有完全取代《旧约》的地位，而且《旧约》也不仅仅是
《新约》的序言那么简单。与其说它们是独立的两部
书，不如说它们是因救赎而连接起来的一个整体。

２．“旧约”
基督徒和犹太人都是通过上帝分别与他们所立

的“盟约”来定义自身的身份以及与上帝之间的关
系。许多关心两教关系的圣经学者、系统神学家都
对《新约》《旧约》的关系问题进行过研究，他们对此
作出了三种解释：“一约论”认为，上帝只和以色利人
立过一个“约”，而上帝与外邦人所立的“约”都是根
植在这一个“约”上的“分枝”；③“双约论”认为，上帝
分别与犹太人和基督徒立约，尽管这两个“约”所朝
向的目标不同，但它们都是有效的；④“多约论”则宣
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帝与他的选民曾经建立过
多个“约”。⑤ 对盟约问题的不同解释也就决定了各
自不同的犹太观。
在《基督教要义》第二卷中，加尔文提出了他的

“盟约神学观”。他认为，上帝与犹太人所立的“约”
和与基督徒所立的“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如在第
十章第二节中，加尔文清楚地表明，“这两个盟约可
以用一个词来解释。神与众族长所立的约和与我们
所立的约在本质上完全一致，其差别在于立约的方
式”⑥。在第十章第四节中，加尔文进一步解释，“旧
约”“新约”传递着一个共同的信息，即罪人因上帝的
恩典而被拣选。“旧约也是建立在神白白的怜悯之
上，因为福音所宣扬的也是罪人唯有借着神父亲般
的慈爱称义，而非借着人的功劳。”⑦旧约的信奉者
和新约的信奉者一样，都是在上帝的恩典中称义。
所以，上帝与犹太人所立的“约”和与基督徒所立的
“约”只是形式不同，本质上仍然是同一个盟约。

在《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评注中，加尔文再
次强调了《新约》和《旧约》本质上的一致。《耶利米
书》３１章３１－３２节写道：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
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
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
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
说的。”对于《耶利米书》的记载，加尔文承认一个新的
盟约的出现，但这盟约之新并不意味着本质的改变。
“因为神并没有说，‘我要给你们另一部律法’，而只是
说‘我要写在你们心上’，这就是指之前启示给众族长
的那部律法。”⑧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与他应许
的新约在本质上仍然是一样的，“因为在福音中上帝
所带来的正是律法中所包含的……他在律法中已经
赋予了完美生活的法则，也揭示了救赎的道路，而且
按类型和人物带领基督的人……”⑨

既然如此，耶利米为何会提到一个“新约”呢？
加尔文解释说，所谓的“新约”只是体现在形式上：
“它的新，无疑指的是形式；这形式或者方式不光是
体现在字句上，而首先是耶稣，其次是圣灵的恩典和
整个外部的教导方式。”瑏瑠所谓教导方式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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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上帝通过耶稣显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对我们的
教导更为明确，“当我们对比律法和福音书的时候，
我们发现神现在向我们公开讲话，因为它是面对面
的，不再像与摩西讲话时那样遮着一层面纱”①。
在强调新约、旧约本质一致的同时，加尔文反对

将新约与旧约对立起来的观点，充分肯定了旧约的
地位。“至于新约，并不是因为它与第一个盟约相反
才这么称呼的；因为上帝从来不会前后矛盾，也不会
自行否定自身。曾经与他拣选的子民立过约的他不
会改变自己的初衷”②，“除了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
又经过摩西确认的盟约之外，上帝没有再立任何别
的约。上帝最初所立的约是永恒的”③。

３．犹太律法
根据保罗书信中对福音和律法的阐释，基督徒

们普遍相信福音超越了律法，就像新约超越了旧约
一样。使徒保罗经常在书信中赞扬耶稣降临所带来
的巨大改变，从而将福音与律法对立起来。例如，在
《哥林多后书》中，保罗写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
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④。在《罗马
书》中，保罗进一步宣扬在基督里的人摆脱了律法的
束缚：“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
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⑤，因此，“罪必不能作你
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⑥。
路德继承并发展了保罗的思想，认为律法和福

音是一种辩证的对立关系。１５３１年，他在评注《加
拉太书》第３章第１９节时，首先肯定律法有一定的
功用，比如管束恶人和向世人显明他的罪。因此，路
德说：“我想要读者明白，我们并不是像对手们所说
的那样，要废止律法。相反，我们维护律法。”⑦但
是，律法的作用也仅限于显明罪、死亡和上帝的愤怒
等消极的层面，福音的作用才是唤醒、安慰和扶起堕
落之人，显明上帝的恩典、义和生命。因此，“当主耶
稣来的时候，律法及礼仪律就止步了”⑧。对保罗和
路德来说，律法和福音实质上处于一种辩证的对立。
“当律法说话的时候，福音保持沉默；当福音说话的
时候，律法就默不作声。”⑨

在“一约论”神学的基础上，加尔文积极肯定犹
太律法的作用，从而打破了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对立。
加尔文认为律法是犹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神吩咐摩西颁布这律法，并不是要
废去神从前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分，神反而常常提醒
犹太人，他与他们的祖先无条件所立的盟约，且他们
就是这盟约的后嗣。就如神差遣摩西重复这盟
约”瑏瑠。因此，律法可以使犹太人“坚固他们的盼望，
免得他们在长久的等待中丧失信心”瑏瑡。不仅如此，

神还通过律法教导犹太人如何顺从和敬拜神，以此
强化他与亚伯拉罕先前所立的约，“律法不但包括十
诫———这教导人如何过敬虔、圣洁生活的准则，还包
括神借摩西所传下来的礼仪律”瑏瑢。
基于对律法的初步肯定，加尔文进一步说明，对

于基督徒的信仰来说，律法有三种功用。首先，律法
能够使人意识到自身作为“罪人”的困境。人由于受
到堕落和私欲的困扰，往往无法认识到自身的软弱
和污秽，只有在面对律法时，人才能反观自身的行
为，认识到自己的罪。“律法就如一面镜子。就像我
们照镜子，从镜中发现自己脸上的瑕疵，从律法的明
镜中，我们也会发现自己的无能为力”瑏瑣，“律法见证
众人的邪恶和定罪”瑏瑤。其次，法律能够威慑恶人。
总有一些“不敬畏神并顺服他”的恶人做出不端的行
为来危害社会，而律法的刑罚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
人有一定的威慑作用，“至少借对受刑罚的恐惧而约
束某些不在乎正直和公义的人”。因此，律法能够
“保守社会脱离恶人的危害”。瑏瑥

如果说加尔文总结律法的这两个功用与路德的

看法相似，都是针对律法在消极层面的功用，那么二
者的区别在于，加尔文还充分肯定了律法对于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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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信仰的积极意义，从而打破了律法与福音之间长
久以来的对立关系。加尔文认为律法最主要的功用
在于对信仰者之成圣生活的积极规范与引导。对于
那些“圣灵已经在他们心里居住和作王的信徒”来
说，律法首先起着教导的作用，因为律法能使他们在
日常生活中更明白神的旨意。其次，律法又有鞭策
的作用，为信徒们提供行善的动力。因为信徒们也
有软弱的时候，“不论他们在圣灵的感动下有多迫切
地饥渴慕义，然而懒惰肉体的沉重负担却常常使他
们不能如愿以偿”。此时，“圣徒们必须靠律法向前
行”。在加尔文看来，律法对信徒的鞭策“如鞭子于
懒惰和顽固的驴，鞭策驴做工”。简言之，律法可以
劝诫信徒并驱使他们行善。①

三、《回应某位犹太人对基督教的质疑与反对》
与加尔文相对宽容的犹太观

　　《回应某位犹太人对基督教的质疑与反对》②（

Ａｄ　ｑｕａｅｓｔｉｏｎｅｓ　ｅｔ　ｏｂｉｅｃｔａ　Ｊｕｄａｅｉ　ｃｕｉｕｓｄａ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ｏ）是加尔文唯一一部专门探讨犹太教与基
督教关系的著作，因此它对于理解加尔文的犹太观
至关重要。这部著作以对话的形式记录了加尔文对
一个因反对基督教信仰而提出了２３个充满质疑的
问题的犹太人的回应。关于这位“犹太对话者”的身
份，学界曾经存在一定的争议。１９世纪，编辑加尔
文著作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所谓的“犹太人”是加
尔文本人为了写作的需要而虚拟出来的一个人物，
加尔文本人实际上是在自问自答；２０世纪，学者们
又倾向于认定这场争论确实发生过。其中，萨洛·
巴隆认为，这部著作反映的是１５３９年德国犹太人的
领袖约塞尔·冯·罗斯海姆（Ｊｏｓｅｌ　Ｖｏｎ　Ｒｏｓｈｅｉｍ）
和一位基督教神学家在法兰克福发生的一次争

论。③ 另一位研究基督教和犹太教关系的学者斯蒂
芬·伯奈特（Ｓｔｅｐｈｅｎ　Ｂｕｒｎｅｔｔ）在细致考察这２３个
问题之后分析，这位“犹太对话者”既不是加尔文本
人虚拟出来的人物，也不是与他同时代的人，而是一
部犹太护教学著作《胜利之书》（Ｓｅｆｅｒ　Ｎｉｚｚａｈ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Ｖｉｃｔｏｒｙ）的作者。这是一部大约于１４
世纪出现在德国的犹太护教作品，作者不详。在宗
教改革之前，这部作品就已经在基督教世界声名昭
著，许多基督教神学家争相阅读、收藏并研究过这部
著作。塞巴斯蒂安·明斯特（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Ｍüｎｓｔｅｒ）在
他对于《圣经》的评注中对该著作有多处引用，加尔
文也正是通过明斯特的引用辗转了解到该书的内

容。而且加尔文在《回应某位犹太人对基督教的质
疑与反对》中所列出的２３个问题，有２１个问题都是

出自明斯特对《胜利之书》的引用，甚至连这些问题
排列的顺序也大致相同。由此可见，加尔文是通过
这部著作在间接地回应《胜利之书》所代表的中世纪
犹太人对基督教信仰的质疑与挑战。由于明斯特和
加尔文都不知晓该书作者具体的身份，因此加尔文
在回应时对这位犹太对话者以“某位犹太人”相称。
在该著作中出现的２３个问题中，其中有２０个问题
或者直接涉及福音书（通常是《马太福音》）的具体内
容，或者涉及福音书中的重要神学议题。这位犹太
对话者试图以挖苦、讽刺的语气来揭示基督教教义
中的矛盾，进而抨击基督教的谬误。例如，第一个问
题就问道，如何理解耶稣的到来是为了清除人类的
罪并带领他们走出地狱？因为从犹太人杀害耶稣这

个角度来看，耶稣的到来不但没有清除犹太人的罪，
反而增加了犹太人的罪行。④ 加尔文通过清晰的辩
驳有力地回应了此类问题。他的每个回答基本都包
含两个方面：首先，他指出问者所提到的暗含在基督
教教义中的各种矛盾困境在《希伯来圣经》中同样存
在。如果问者因为这种困境的存在而反对基督教信
仰那就只能说明问者自身对本民族的经典也不够了

解；加尔文进一步指出，《新约》与《旧约》是统一的，
正是耶稣基督这个角色将《新约》《旧约》联结为一个
整体。针对耶稣的死增加了犹太人的罪这个问题，
加尔文以反问的形式回应道，“律法的出现增加了违
法与控告行为，而且犹太人因违背律法而招致上帝
的惩罚，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又该如何理解律法是
因为救赎而出现的呢？”⑤而且加尔文总结了基督教
的传统立场，即先知们早已预言了以色列人对弥赛
亚的拒绝。他因而得出结论，上帝的恩典并不总是
给人带来善，相反地，当恩典被亵渎时，它可能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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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双倍的恶。①

在这部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护教性著作中，加
尔文对于这２３个带有强烈的质疑和敌对情绪的问
题的回应是“以牙还牙”，甚至不遗余力地给予反击。
而且加尔文也用了一些诸如猪、羊、狗、兽等具有侮
辱性质的词汇来描述犹太问者以及整个犹太人群

体。② 他批评这个犹太问者是轻率且狂妄的。对加
尔文来说，这个犹太问者的问题反映了犹太人的精
神状态，他们是“愚昧的”“蠢笨的”，犹太人因自身的
“精神错乱”和“极端愚蠢”而无法正确理解他们的
《圣经》。③ 犹太人通过这种愚蠢的反对基督教的行
为来逃避他们本应在上帝面前承认耶稣基督为救世

主的责任。④ 然而，加尔文对犹太人所应用的这种
诋毁式的修辞在基督教神学家们的护教作品中十分

常见，即使面对基督教内部的异己分子，加尔文也经
常进行侮辱、谩骂，他称他们是“猪”“狗”“妓女”“盗
贼”，有时甚至使用“大便”“呕吐物”一类的词汇贬低
基督教会内部的敌对分子。⑤ 与这些不堪入目的词
汇相比，加尔文对犹太人的贬低反而要比他对待基
督教的异端仁慈许多。而且，尽管这位“犹太人”在
提问时将自身定位为“杀害基督者”，加尔文在回应
中却丝毫没有提及这一点。在加尔文看来，犹太人
只不过是一批不信基督的人，而不是因为承担了“杀
害基督者”的罪名就要得到特殊审判的罪人。此外，
在《基督教要义》的第一版本中，加尔文还曾经批评
基督教使用暴力迫使犹太人改宗。虽然这一段落在
之后的版本中被删除，但是他也从未宣扬要像用硫
磺与烈火对待赛维图斯和其他异端那样对待犹太

人。在加尔文看来，异端才是对他个人地位以及教
会的真正威胁。解决犹太人问题，只要使犹太人远
离日内瓦，并且回应一下基督教传统以来的反犹论
调就足够了。至于德意志境内的犹太人，加尔文并
没有给予实际的关注。针对此时波兰犹太人在人
口、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发展，加尔文也没有过多地干
预。他倾向于将波兰犹太人问题交予波兰的改革派
来处理。⑥

马丁·路德也曾经公开表示过对犹太人友善、
同情的态度。但是，在１５３７年之后，马丁·路德对
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态度转变为厌恨和仇视。他认为
犹太人顽固持守犹太教的信仰是对路德派教会的根

本威胁，并主张驱逐犹太人。⑦ 作为基督教的神学
家，加尔文并没有完全摆脱中世纪的反犹主义传统。
在《回应某位犹太人对基督教的质疑与反对》中，加
尔文强烈批判犹太人否认耶稣为救世主。与同时代
的路德相比，加尔文所表现出的犹太观则相对宽容

许多。如果说对《诗篇》反犹式解读的消解是加尔文
运用字义解经法评注《圣经》的客观结果，那么他对
《希伯来圣经》、旧约和犹太律法的肯定则反映了加
尔文主观上对这一系列犹太事物正面且积极的态

度。即便是在面对犹太人对基督教信仰的质疑与挑
战时，加尔文回应的也比他对待基督教内的异己分
子宽容了许多。

结　语

加尔文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宽容态度，与他的
人文主义背景和启示神学的神学思想密切相关。就
其所处的时代环境而言，近代早期的人文主义思潮
的兴起对加尔文的宗教宽容态度具有一定的影响。
加尔文早年在巴黎大学接受过良好的人文学科教

育，熟悉拉丁文文法和哲学，后来又到人文主义气氛
浓厚的奥尔良大学学习法律，这使得他能与人文主
义运动的最主要元素发生最直接的联系。此后，加
尔文与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科普（Ｎｉｃｏｌａｓ　Ｃｏｐ）成为
密友，并师从丹尼斯（Ｐｉｅｒｒｅ　Ｄａｎｅｓ）学习希腊文，在
瓦特堡（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Ｖａｔａｂｌｅ）的指导下学习希伯来
文。⑧ 因此，人文主义展现出的回归原典、文本批判
的方法以及思维方式深深地影响了加尔文，促使他
在对《圣经》经文的理解与注释中形成了一种独立思
考和考据的精神，他逐步认识到“首先必须成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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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的语文学者，直接接触原文，并在语言的上下
文和历史的具体情景中解释它”。①由此出发，加尔
文采取了字义释经法，对《诗篇》中一些被认为预表
耶稣的篇章做出了不同于教会传统的解释，从而对
犹太人表现出一定的宽容。
在启示神学中，加尔文认为上帝启示是一种“渐

进式”的启示。起初，上帝向人类启示的智慧和知识
并不完整，真理随着历史的进程逐渐显现，直到耶稣
的降临上帝才完全显明他的真理。《旧约》与《新约》
一样启示了关于上帝的知识、上帝对罪人的恩典，学
习《旧约》可以使基督徒认识到上帝既是造物主又是
救赎者的神。然而，《旧约》中关于上帝的知识又是
不完整的，就像黎明前一道微弱的光，《新约》才具备
完全冲破黑暗的光亮。正如他在《基督教要义》中所

说：“起初在神赏赐亚当关于救恩的第一个应许时，
这启示的光就如微弱的火星，之后这光便越来越明
亮，最后当一切疑云被驱散，基督那公义的日头就明
亮地照耀全地。”②正是这种上帝启示的“渐进式”将
《新约》《旧约》联结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
加尔文充分肯定《希伯来圣经》《旧约》以及犹太律法
的历史地位。

①　［英］阿利斯特·麦格拉思著，甘霖译：《加尔文传：现代西方文化

的塑造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０页。

②　［法］约翰·加尔文著，钱曜诚等译：《基督教要义》（上），三联书

店，２０１０年，第４２８页。

（责任编辑　史洪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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